
【摘要】 基于个体化理论与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对12位青年环保人进行

深度案例分析，通过个体、组织与行业间的互构实践揭示环境友好行为可持

续发展的过程机制以及多层次归因的分析框架：一是多元化“名义抗争”的

环保初心与情怀成为进入环保领域的开端；二是以双重“使命合一”的动态

博弈推动组织化环境行为的发展；三是基于环境正义边界拓展构建多层次

治理“共同体”，推动环保行业的认同与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与组织双

重生命历程的互构发展路径。本文从互构视角动态勾勒环境友好行为可持

续实践的多重生命历程图景，为从组织化视角探索环境治理共同体路径提

供理论与现实的参考。

【关键词】个体化 后物质主义 互构 青年环保人

一、研究缘起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带头践

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共建生态文明，共创美丽中国”，这为青年人才参与环境保护以及美丽

中国建设提供了机遇与契机。以2000年前后涌现的大学生环保社团热潮为起点，环境社会组

织经历了从“职业化—合法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的阶段演变。本文将“青年环保人”的出生

时间限定为20世纪80－90年代①，他们中的大部分具有大学环保社团经历。这些青年具有两

大特点：一是青年作为社会亚文化先锋，预示着社会精神文化变迁的方向［1］，代际更替使青年

一代的价值观念推动社会价值观更迭；二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五代青年”［2］，作为独

生子女的第一代以及使用互联网的先锋群体，具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追求［3］，在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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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彰显出个体化与自我意识。

学界关于青年环保人推动环保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视角。一是后物质

主义视角，认为社会经济水平与后物质主义呈正相关关系［4］，当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

时，公众更加重视环境保护［5］，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高环境风险感知以及环境抗争行为呈正相关

关系［6］，同时积极的政治参与可以提升环境行为意愿［7］。二是规范激活理论视角，认为将环境问

题原因、后果归咎于自己时，会做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8］。有研究认为，个体价值观影响环境信

念与行动［9］；另有研究认为，环境保护知识、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与环境风险认知对环境行为影

响显著［10］；此外青年群体虽有较高的环境意识水平，但为环保付费的意识比较薄弱［11］。三是低成

本理论，认为环境保护行为受行为成本影响。环境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力取决于成本强度［12］；利己

主义模型考虑个人环保行为成本和利益，当利益大于成本时具有积极的环保行为［13］。由此可见，

既有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对青年环保行为与环境意识、态度、认知以及价值观等因素的分析，而较

少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环境行为的关系进行探讨；另一方面侧重于宏观制度环境、中观组织运

行或微观环保个体维度的碎片化讨论，缺乏以动态过程视角建立多层次影响因素的关联性分析。

基于实地调查发现青年环保人与组织发展历程凸显出多重张力：从事环保行业（尤其是工

业污染防治议题）风险大、工资低、流动性强、社会认可度不高等，然而为何部分青年仍义无反

顾地投身于环保行业；或“离开”后又“重返”环保行业；甚至自掏腰包成立环保组织等？为此，

本研究以“80后”青年环保人为研究对象，运用深度访谈方法收集12位环保人生命历程的一

手资料，基于个体化理论与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构建“个体名义抗争—使命合一博弈—环境

正义拓展”的可持续环境行为的归因分析框架，以青年环保人的生命历程反观环保行业可持续

发展的弥合路径。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个体化理论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首先，乌尔里希·贝

克基于自反性现代化提出个体化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去传统化”不断削弱传统集体在社

会中的形成［14］；二是“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态度和模式从边缘向中心靠拢［15］。与西方现代化进

程不同，中国的个体化道路是经济改革发展带来的逆序过程，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制度个体化，

随着劳动力市场、职业发展等领域体制改革而产生的“进取的自我”；二是主观个体化，随着情

感和欲望的重要性提升而产生的“欲望的自我”［16］。其次，英格尔哈特在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

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中提出后物质主义理论，强调个人追求向物质之外的多元化领域延伸，包

括关注环境保护而较少关注经济回报，倾向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参与，重视生活质量与自我实现

等［17］，为环境风险社会背景下探索实现“欲望的自我”以及“进取的自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

础。此外，社会互构论关注个人与社会主体间互构共变的动态过程，试图通过对不同实践主体

的互动关系、类型、过程、机制与条件等的探索，实现多元主体的差异化发展路径［18］。为了建立

青年环保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个体化选择视角之间的关联，本文根据互构论视角分析个体

对环境的关心向环境友好行为的转变，以及推动环境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

本研究是从个体与组织层面动态分析环境友好行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一方面以个体化

与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勾勒青年环保人环境友好行为选择的路径；另一方面以互构论视角动

态分析个体环境友好行为与环境社会组织互构共变，并推动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从而

形成以“环保人的名义抗争—组织发展的‘使命合一’—环境正义共同体构建”为基础的双重生

命历程互构过程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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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角：个
体化+后物质
主义+互构论

环保人发展历程：多元化名义抗争 组织发展历程：使命合
一的博弈实践

行业发展历程：多层次
环境正义的共同体

互构互构 互构互构

主观个体化：
欲望的自我

①①自我感受：环保初心

②②自我表达：环境正义 “持续寻找”选择ENGO

个人环境正义➝利益共同体

地方环境正义➝使命共同体

制度个体化：
进取的自我 ③③关注并参与环保行动 “另起炉灶”创立ENGO 全球环境正义➝命运共同体

环保组
织与行
业可持
续发展

青年环保人
的环境友好
行为选择

图1 青年环保人环境友好行为可持续实践过程与机制的分析框架

社会组织的案例研究，能够对组织运行方式以及实践者行动逻辑进行纵深描述，解释既有

现象的形成和运行过程［19］。本文通过三种方式收集文本资料：（1）深度访谈，2018年7－11月

课题组对绿石、绿色江南、青赣等10余家环境社会组织负责人进行2－4小时不等的半结构式访

谈；（2）参与式观察与访谈，2019年3－6月通过参与太平洋环境资源中心组织召开的社会组织

资助伙伴年会，进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3）口述史访谈，2020年4－10月课题组以绿石环

境保护中心成立20周年为契机，对组织发展重要人物进行口述史访谈，共收集12位访谈对象关

于个人环保生命历程与组织发展过程的一手资料（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受访人①

FYJ

CB

ZDG

LN

LSN

SC

YX

WHL

XB

WYL

LD

ZCQ

年龄

41

31

31

35

33

34

37

41

33

31

32

37

职业历程

企业→环保

环保

环保

医生→环保

环保

环保

环保

媒体→环保

企业→环保

企业→环保

政府→环保

环保→企业

现工作机构

绿色江南

绿色江南

深圳零废弃联盟

莫愁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绿色潇湘

绿色潇湘

大自然保护协会

合一绿学院

绿石环境保护中心

摆脱塑缚

绿色江赣

房地产企业

环保职业状态

全职

全职

全职

全职

全职

全职

全职

离开后回来

离开后回来

离开后回来

离开后回来

离开后持续支持

访谈对象编码

20180817FYJ

20201111CB
20201112CB

20181112ZDG

20180821LN

20190330LSN

20190610SC

20200708YX

20200714WHL

20200616XB

20200710WYL

20181116LD

20200718ZCQ

三、青年环保人环境友好行为实践的多阶段演化与解读

伴随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时代青年更加追求物质之外的价值目标，在求职

中呈现“去传统化”的特征。研究发现，青年环保人的职业选择路径与社会组织发展过程表现

为三个阶段的互构实践：一是以多重“名义抗争”的环保初心形塑个体化环境友好行为；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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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使命合一”的动态博弈实践，建构组织化的可持续环境行为；三是以不断拓展的环境正义

边界建立多元化环境治理共同体，从而形成从“个体环保意识”到“组织化环保行为”再到“环境

治理共同体”的闭环路径。

（一）青年进入环保领域的起点：基于多元化“名义抗争”的环保情怀实践

环境风险受害者通过“依法抗争”［20］“依势抗争”［21］和“表演性抗争”［22］表达利益诉求，实现

环境维权目的。生于和平年代并成长于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背景下的青年环保人，其环境友好

行为凸显出“为名义抗争”的特点，表现为三种名义的抗争类型：一是以自然为名义的抗争；二

是以环境不公为名义的抗争；三是以实现自我价值为名义的抗争。

1. 以自然为名义的抗争

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影响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且成年后不易发生改变。首

先，童年时期与环境嬉戏互动的美好记忆与当前“寂静的河流”形成鲜明对比，使青年环保人萌

生投身于保护“青山绿水”的环保初心。小时候老家的河底有河蚌，青石板上吸附着螺蛳，现在

去看安安静静，一只螺蛳、一只河蚌都没有，是“寂静的河流”。我希望它能恢复，由此保护环境

的观念逐渐萌芽。（访谈对象：20200714WHL）其次，作为污染受害者而关注环境议题，并尝试通

过参与环保实践来推动改变。我们镇曾有个药棉厂没有污水净化设备，刺鼻、酱红的水直接排

到河道里。改变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入环保社团。（访谈对象：20200718ZCQ）此外，

他人的认可与激励不断强化环保人的初心。对自然的兴趣而获得身份感、自信心以及荣誉感，

成为环保人求职环保领域的底层代码。我最骄傲的身份曾是自然课代表，后来在加拿大读书

时接触到非营利组织，从此我的职业与NGO结缘。（访谈对象：20200708YX）

2. 以环境不公为名义的抗争

童年时期埋下热爱自然的种子随着环保人的成长生根发芽。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问

题，环保人转向以“环境不公”为名义进行抗争，并拓展环保行动的边界。一方面，环保行动从

以“大爱”之名走向以“环境不公”为名义的抗争之路。新生代青年环保人更关注区域性的环境

污染议题，并通过“联合行动”倡导环境友好行为。老一代环保人做环保是因为爱汉江，而我们

不要环境被污染，出发点不是爱而是不公，是去争取权利和平等。（访谈对象：20200616XB）另一

方面，青年环保人主张为公共利益发声，甚至抑制自身偏好［23］。误入环保人生路的“奇途”是因

为帮助公众发声，保护环境与成就他人成为环保人的基因。进入环保行业是因为支持帮助他

人是我的基因。这个社会需要我们代表公众发声，一直认为自己是误入“奇途”。（访谈对象：

20180817FYJ）

3. 以自我价值实现为名义的抗争

现代社会理性化的发展推动公共领域空间的转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关注对自我感受

与表达的追求，青年环保人以环境社会组织作为自我价值实现与多重意义建构的载体。首

先，青年环保人早期以“热爱”或“不公”为名义的环境抗争突破地域边界，实现个人职业生

涯与环保行业的融合发展。坚持做环保是因为我希望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见证环保行业

的发展，成为行业的先驱。（访谈对象：20200616XB）其次，因为兴趣与改变社会的价值追求，

环保青年进入“喜欢但不挣钱”的环保行业，多维度诠释了“有意义”以及“成就感”的职业意

涵。我认为大致有四种人生选择：一是选择有钱又喜欢的事；二是钱多，但不喜欢的事；三

是既不喜欢又不挣钱的事；环保是第四种，喜欢却不挣钱的事，但环保是去改变社会，更有

意义。（访谈对象：20200714WHL）最后，创新性是环保人职业成就感与满足感的来源。环保

人不喜欢一成不变，更喜欢从“0到1”突破的创新感，不断追求更高的职业目标。我更喜欢0

到1的突破与刺激，也需要有上升空间，而环保领域给了我们大胆创新的平台与机会。（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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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20181112ZDG）

青年环保人作为环境变迁的亲历者或污染受害者，源于热爱大自然的天性形成自发的环

保行动；伴随环境风险加剧，逐渐转向“环境不公”为名义的公域环保实践；继而以环保实践的

“成就感与满足感”对“自我价值”进行多维度解读，从而构建个人职业生涯与环保组织发展的

融合路径。为此，对青年环保人情怀的多维度解读实质上回答了“青年人为什么进入环保行

业”的核心问题。然而，如何通过“使命合一”的环保实践，实现环境友好行为的组织化发展？

（二）组织化环境行为的转型发展：基于双重“使命合一”的动态博弈实践

随着现代社会“去传统化”发展，有些原本依靠集体应对的问题转向由个体承担。政府职

能的转移与社会发展为民间环保组织创造了行动空间［24］。为此，环境社会组织成为青年环保

人情怀落地实践的重要场域与载体。实地研究表明，环保人与环境社会组织发展凸显出双重

“使命合一”的动态博弈过程，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承诺一瞬间，践行一辈子”的完美匹配型；二

是“蓦然回首，一拍即合”的辗转选择型；三是“另起炉灶，安放初心”的发展创造型。

1.“承诺一瞬间，践行一辈子”的完美融合型

环境社会组织成为青年环保人初心实践的“试验田”，以“开弓没有回头箭，上了贼船下不

来”的承诺，促成环保人“践行一辈子”的环保人生路。首先，环保人通过环境社会组织延续个

体化环保实践，将环境社会组织作为个人初心的“试验田”，在互动博弈过程中，个人初心与组

织使命感不断得到认同与强化。因为我有很多想法，或者怀疑约定俗成的道理，所以我把绿石

当作试验田，用它去尝试。（访谈对象：20200616XB）其次，成功经验的不断强化以及行动的及时

反馈推动环保人实践的可持续性。我能够看到越来越接近预想目标，这种刺激让我想把它做

得更好。（访谈对象：20201112CB）最后，环保人以一辈子践行一件“喜欢”且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拓展自我价值。承诺是一瞬间，但需要一辈子来践行，而且如果一辈子一件喜欢的事都没有

做，会很遗憾。（访谈对象：20180817FYJ）

2.“蓦然回首，一拍即合”的辗转选择型

青年环保人在“环保小世界”中辗转流动，试图通过博弈实践找到安放个人环保初心的组

织载体，最终实现“蓦然回首，一拍即合”。以价值观为行动导向的青年环保人与环境社会组织

之间存在三重张力。一是选择自由平等型与家长制管理型组织的张力。环保人要么选择“手

把手”平等成长的组织氛围，能够依照原生的个性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要么选择拥有文

化影响力、政治资本与社会网络的“个人魅力型”的家长制管理风格的组织。环保行业给新人

很多培训机会，老一辈手把手带着成长，新人慢慢对环保行业产生了认同感。我之前机构的老

师更像家长制，是个人魅力型极强的管理风格，我不喜欢所以离开了。（访谈对象：

20190330LSN）二是追求个人成就感与组织发展前景的张力。青年环保人的成就感来源于职业

发展空间以及组织发展前景等。由于晋升渠道与发展空间受限，环保组织容易出现“小脚穿大

鞋”或“天花板效应”现象，导致人才的“跳槽”。很多世界顶级大学的研究生到绿色和平两三个

月 就 离 开 ，就 是 因 为 事 务 性 的 工 作 难 以 凸 显 他 们 知 识 储 备 的 优 越 性 。（访 谈 对 象 ：

20181112ZDG）为了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社会组织通过订单式培养建立环保储备人才库以留住

人才。我们会定向资助培养技术人才，承担部分费用推荐去国际学校深造，毕业后他们更愿意

留在机构。（访谈对象：20181112ZDG）三是选择作为螺丝钉与追求创新性行动的张力。面对环

境风险的挑战，青年环保人热衷以创新性行动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不甘做循规蹈矩的“螺丝

钉”，突破“程序化”的人生重拾环保初心，实现“一拍即合”。2016年我从政府出来创立名为青

赣的社会组织，父母很不理解。我认为社会组织做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创新实验，不能保证成

功，但一定能有发现。（访谈对象：20181116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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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起炉灶，安放使命”的发展创造型

青年环保人的环保初心在成长过程中，或因水土不服而“另起炉灶”，或以“不在场的在场”

方式支持组织的发展壮大。一是因为坚守环保初心而创立新的组织。环保人本着“不将就、不

妥协”的原则，带着资源“另起炉灶”安放初心。以前“绿石军校”每年都有面向社团负责人的培

训，出来很多人才。我毕业后兼职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域协调人，成立合一绿学院，与绿石

成就他人、赋能核心志愿者的基因相似。（访谈对象：20200714WHL）二是基于价值认同，环保人

以“不在场的在场”方式持续支持组织发展。离开环境社会组织的环保人通过贡献时间、项目

筹款、专业支持以及理念传播等“不在场”的方式延续个人环保情怀与组织使命。离开后我经

常做志愿者或者发动捐款；组织的理事小可在企业做EHS，用掌握的专业资源反哺我们。（访谈

对象：20200718ZCQ；20200616XB）

整体来看，青年环保人与环境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实质上是双重“使命”的动态平衡实

践：坚守初心的环保人可能成为“从一而终”的幸运儿，也可能在“环保小世界”中辗转“跳

槽”，最终“一拍即合”找到安放个人使命的归属，也可能因为“不将就”创立新的组织。由此

可见，个人初心与组织使命的博弈实践过程，实质上回答了“组织化的环境友好行为何以可

持续”的核心问题。此外，环保圈中的人才“流失”现象实质上是环保人在“环保小世界”中

的流动，而非真正的流失。然而，环保人与社会组织的双重“使命”的互构实践如何进一步

推动行业认同与可持续发展？

（三）环保行业认同与可持续发展：基于环境正义边界拓展建构多元化的治理共同体实践

环境正义与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相关性，青年人的环境正义行动划分为三个层次：一

是以个人环境正义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自由地奔跑与呼吸”；二是以地方环境正义构建使命

共同体，倡导“本地问题由本地人解决”；三是以全球环境正义构建命运共同体，拓展“不能只保

护半个地球”的联合行动。通过“个体—组织—行业”的多层次共同体实践，突破环境社会组织

发展的时空约制，从而形成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闭环路径。

1. 基于个人环境正义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自由地奔跑与呼吸”

面对严峻的环境风险，与“沉默的大多数”公众不同，青年环保人重新审视财富与健康

的关系，为后代争取环境权利的责任感使其坚定环保信念并积极采取行动，形成以个人环

境正义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的治理实践。PM2.5 超标导致孩子连体育运动都不能进行，我

希望孩子可以自由奔跑与呼吸。（访谈对象：20180821LN）环境受害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

采取碎片化的“单兵作战”的抗争，环境正义凸显出“环境私利维权”或“个体化自救”特点。

刚开始逐户识别污染企业，向环保部门举报，与企业谈判，通过媒体曝光，从刚开始的一群

人，走到最后就剩我自己。（访谈对象：20180817FYJ）

2. 基于地方环境正义构建使命共同体，促进“本地问题由本地人解决”

环境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跨区域性以及长期性特征。由于碎片化的“游击战”效果不佳，关

心公共事务的公众逐渐转向从事组织化的实践。传统“爱管闲事”的民间环保领袖逐渐成为组

织化行动的倡导者，以家乡情结或地域性认同为基础，动员公众参与环境正义行动。他们是一

个布衣，是心忧天下的典型。我们的创始人张老师社会责任感强，哪里有环境问题，公众都给

他打电话。（访谈对象：20190330LSN）此外，由于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以及利益关联性等特点，

以“本地人解决本地问题”为宗旨，随着河流延伸形成“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民间环

保使命共同体。在湘、资、沅、澧沿岸招募了近500名在地志愿者，组成扎根本地的河流守望

者网络，并在关键时期给予支持和陪伴，赋予环保行动“本地问题由本地人解决”的新内涵。

（访谈对象：20190610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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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全球环境正义建构命运共同体，实现“不能只保护半个地球”的联合行动

环境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决定其将超越地理界限，不可逆转更无可逃遁［25］，环境治理

必然走向全球的联合行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取向的青年环保人以“不能只保护半个地球”

的全球环境正义为目标，涌现出关注全球环境风险的社会组织。我们认为保护半个地球犹

如扑灭一半火焰，无益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访谈对象：20200714WHL）一方面，全球环

境污染通过供应链传播，超越地域，导致以国家为主导的治理机制失效。社会组织运用绿

色供应链工具介入全球环境治理实践。某纺织印染厂 COD 超标且不整改，我们给他的客

户阿迪达斯致信，结果他被停单三年，直到污水处理厂建好后才恢复。订单是企业的生命

线，这种方法特别有效。（访谈对象：20201111CB）另一方面，在“双碳”背景下，青年环保人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议题，成为推动个人与行业绿色变革的全球行动者。2007年建立的应对气

候变化的交流网络，后来发展成为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每年组织中国青年

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代表中国在全球发声①，以全球环境正义构建命运共同体，共同

助力实现“零碳未来”目标。

青年环保人的环保初心与组织使命互构实践推动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历程首先表现为

环境正义的多层次解读与跨越式发展：主张生存环境权利的个人环境正义抗争—“不要在我家

后院”的地方环境正义行动—“保护整个地球”的全球环境正义倡导；其次，以环境社会组织为

载体的多元共同体网络突破地域与国家边界，推动环保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认同。多层次环

境正义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回答了“环保行业何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从而赋予“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时代内涵。

研究发现，环境友好行为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凸显“个体—组织—行业”的多层次动态互

构过程，即以多重“名义抗争”的环保情怀作为环境友好行为的起点，进而以“使命合一”的

博弈实践形塑组织化环境行为，最终以环境正义边界拓展建立多元化环境治理共同体，从

而回答“青年人为何进入环保圈”“组织化环境友好行为以及环保行业何以可持续”等问题

（如图2所示）。

图2 环境友好行为实践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与机制

“从一而终”扎根组织

个体层面：多重“名义抗争”初心 组织层面：“使命合一”博弈实践 行业层面：环境治理共同体
互构互构 互构互构

以自然变迁为名

以环境不公为名 “辗转流动”选择组织

个人环境正义的利益共同体

地方环境正义的使命共同体

以自我价值实现为名 “另起炉灶”创立组织 全球环境正义的命运共同体

环境友好
行为的可
持续发展

青年环
保人环
保初心
与情怀

Q1:青年人为什么进入环保行业？ Q2:组织化的环境友好行为何以
可持续？环保人才为何“流失”？

Q3:环保行业何以
可持续发展？

四、环境友好行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机制分析

面对社会转型与复合型环境风险，社会组织与公众已然成为环境多元治理的重要参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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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基于互构论视角构建“个体—组织”双重生命历程的分析框架，探索青年环保人的环境友

好行为转向行业可持续发展过程的多重机制：一是从系统性视角考察环境关心转向环境行为

的多阶段发展逻辑；二是后物质主义视角引领“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选择与组织化环境友好

实践的动态平衡；三是基于环境正义边界拓展构建多层次治理共同体实践，形成整体性的联动

治理，最终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一）建构环境关心转向环境行为的动态阶段性与整体性发展逻辑

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的复杂关系呈现出两大竞争性观点：“统一性”观点认为环境行为是

环境关心的内涵维度之一［26］，而“独立性”观点侧重探讨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相关关系［27］。多

数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并非存在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本研究基于青年环保人环境友好行为可

持续发展过程，重点考察环境关心的内容结构如何实现向环境行为转化的动态演化过程。首

先，青年环保人的情怀是“环保种子”启蒙的前提，从而找到“为什么选择做环保”的答案。其

次，通过“个体化初心”与“组织化使命”的动态博弈实践，回答环保人“为什么创立、加入环保组

织”的核心问题。最后，基于时空与地域差异背景，不同群体对环境正义价值蕴涵着强大的认

同动力。环境社会组织通过突破地域边界形塑“环境正义共同体”的实践，从而探寻“环保行业

认同何以形成”的路径。从“环保人”到“环保行业”的动态演化过程，将青年环保人的情怀解读

为“组织化”的使命与“行业化”的正义实践，从而凸显环境关心转向环境友好行为的阶段性与

整体性发展逻辑。

（二）后物质主义视角引领个体化选择转向组织化环境行为发展

个体化社会冲击了传统集体的文化价值观，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以及认同的创造

者［28］。后工业社会中不断富足的物质财富促使个体关注公共事务以及形成自我感受与自我表

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青年环保人在职业选择中凸显“进取的自我”与“欲望的自我”，从而

勾勒出“为自己而活”的生命历程图景。一方面，以“进取的自我”自居的青年环保人将环保作

为“我的事”，他们拥有家国情怀且“爱管闲事”，认为环保是终其一生的正义事业，在持续的环

境抗争中获得自我满足感与成就感；另一方面，以组织化的创新实践实现“欲望的自我”，青年

环保人因为“不将就、不妥协”找寻与个人初心匹配的组织化载体，通过弥合多重张力最终形塑

“从一而终”的幸运儿，“蓦然回首”的归属选择以及创立新兴组织的三种实践形态。为此，后物

质主义视角为青年环保人提供了关注公共事务与环保正义事业的内容载体与组织化行动方

向，实现“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选择与环境友好的组织化实践的动态平衡，进一步廓清对青年

环保人在环保“小世界”中的“流动”，而非人才“流失”的领悟。

（三）基于环境正义边界的拓展实践构建多层次的“治理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

理体系”。为了搭建多层次环境关心与多元化环境行为实践的转化平台，环境社会组织与青年

环保人以多层次环境正义实践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治理共同体，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多

层次的环境治理体系。基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组织地域性边界的制约，青年环保

人通过“个人—地方—全球”三大环境正义层次拓展实践空间，形成“全方面、多层次、可持续”

的环境治理共同体：一是为了孩子能够“自由地奔跑与呼吸”，以个人环境正义实践构建利益共

同体；二是基于“本地问题由本地人解决”的宗旨，以地方性环境正义构建“有河流的地方就有

守望者”的使命共同体，形成一张可持续的“民间环境保护网”；三是以“保护整个地球”的全球

环境正义为目标构建命运共同体，从而通过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突破组织、地域以及国家边界，

构建全球性的“治理共同体”。由此可见，通过环境正义边界拓展形成个体利益共同体—地域

使命共同体—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治理实践体系，为组织化环境友好行为推动环保行业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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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四）建构“个体—组织”双重环保生命历程互构实践的动态分析框架

青年环保人与环境社会组织的微观发展历程实质上是环保行业发展的表征。个体的生命

历程嵌入历史时间和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研究表明，从青年

环保人的初心萌芽到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凸显为“双重生命历程”的互构实践：

个体环保生命历程与环保组织行业发展过程相互印证与促进，个体化环保情怀与组织化使命

“合一”实践拓展环境正义的边界与共同体建构，从微观个体职业生涯选择反观环保行业历史

变迁的宏大叙事过程。基于后物质主义以及个体化理论构建“个体—组织”互构实践的动态分

析框架，有利于突破个体性环境关心，组织化环保实践以及行业发展认同的制度性、地域性以

及群体性的制约。结合宏观与微观视角对青年环保人、社会组织与环保行业共同推动全球环

境治理实践过程进行整体性分析，为个体化环境行为与组织化实践的结构性制约提供了一种

全新的分析视角。不仅如此，青年环保人职业生涯与社会组织发展变迁的互构实践为环境关

心如何转化为环境行为，组织化环境行为如何突破多重时空约制构建治理共同体，并最终推动

环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了经验性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回答“环境关心如何转向环境友好行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本研究

基于青年环保人的生命历程，从动态过程视角回答了“环保人为什么进入环保组织”“组织化环

保行动何以可能”“环保行业如何得以认同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对环保行业发展历

程的宏大叙事佐以微观青年环保人的生命历程补充，也即尝试以青年环保人的环境友好行为

发展历程反观环保组织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在复合型环境风险背景下，根据后物质主义与个体化理论视角，本研究运用案例分析方

法，对12位青年环保人的生命历程研究发现：首先，个体与组织间的互构实践推动环保行业可

持续发展，体现为从“个体化—组织化—共同体”的三阶段过程；其次，为了实现“使命合一”的

实践，环保人在环保“小世界”中辗转流动，为环保人的“流失”现象赋予新的含意；最后，通过双

重生命历程构建“个体—组织”互构实践的分析框架，从动态过程视角探索个体化环境关心走

向有序组织化的环保实践，并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与认同的闭环路径，从而弥补既有研究中对

环保行动者与社会结构制约之间的断裂性与静态性分析的不足。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互构论视角动态勾勒可持续环保实践的个体化与组织化的多重生命

历程图景，为从组织化视角探索环境治理共同体实践路径提供理论与现实参考。然而以下三

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思考：一是对环保事业如何影响公众环境关心形成“闭环式”可持续

环保行为机制缺乏多因素探讨；二是对于大部分离开环保领域仍然以多种方式继续支持环境

社会组织发展的群体，其作用与功能定位缺乏系统性分析；三是对多层次环境正义构建的共同

体间如何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联合实践过程机制缺乏整体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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